
89

专栏
COLUMN

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三）

○  吴官正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很高

兴。上学前去村里开介绍信，村会计写道：

吴官正家贫农，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你能

不能写生活很困难。我家六口人，吃饭靠父

亲一个劳力，还要供养爷爷奶奶，经常缺吃

少穿，这还不能说生活很困难？这个会计却

死活不肯，把我撵走了。

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

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创立的“玉亭初级中

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学校合并，成

为余干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我带着一床破旧

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

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

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缴伙食费，读了不到

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

饿着肚子与同村的同学吴振芳往家里走，深夜

才到家。我对父母说：“学校停我的伙食了，

你们能否给我一点儿钱？”母亲说：“哪有

钱？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卖些红薯再说。”

第二天，母亲提了一篮红薯，带着我去赶集，

结果只卖了三角七分钱。我拿着钱往学校走，

到了钟山岭脚下，饿得实在难受，用五分钱买

了一碗米汤圆吃。到学校把剩下的三角钱交了

伙食费。我想，这书看来是读不下去了，于是

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

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

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

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

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

‘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

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

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

“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

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

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

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

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条单

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

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掉了

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

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

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看我态

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

首饰拿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钱

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

哭起来，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

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

法，只好硬着心拿到亲戚家去换钱。结果把

情况说了，人家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哭着回

家。不记得村里谁出了个主意，说村里开个

介绍信，拿这些东西到县里可以换钱，于是

我要父亲驾船送我到县城去。涨水时的鄱阳

湖烟波浩淼，风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挣

扎。在湖边长大的我，虽然经常走水路，在

颠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着能继续

上学的那一丝希望鼓励着我，恐惧已不算什

么，只愿小船快快驶向岸边。皇天不负苦心

人，那些首饰在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

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

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沧桑，人情纸

薄，一想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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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

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

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

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

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

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

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记得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聂琼老师上

代数课，我在书上给她画像，不知什么时候

她悄悄走到我身边：“吴官正，你干什么？

你画谁呀？”当她看到画像边上写的“聂老

师”三个字，很气愤地说：“我就长得这么

难看？”我强辩道：“老师，是你长得不

像我画的。”聂老师更生气了，怒气冲冲

地说：“混蛋，到黑板前来，回答几个提

问。”她出了几个题目，我都做出来了。看

难不倒我，又出了一个初三的题目，同学在

下面叫起来：“老师，这个还没学。”但我

也做对了。聂老师消了气，说：“你懂也不

要骄傲，你是班长，上课要认真听讲。”我

说：“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有的同学

乱画人头像，也在旁边写上“吴官正长得不

像我画的”，我也从不计较。

读初中时，粮食很紧张，学校食堂早餐

都是稀饭。一大桶稀饭，每人分三小碗，剩下

的每天轮一个组吃。有时太稀，一个人吃五六

碗，上课不到四十分钟，同学们提着裤子往外

跑，边跑边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

的同学还编了顺口溜：稀饭稀，照见眉毛照见

须，三碗吃下去，个个成了饿死鬼。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

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

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

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

“家里太困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张老师

说：“你自学能力强，今后会有发展前途，

还是上高中好。”先后谈了好多次，我都没

松口。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

正同学，我们考虑你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

人才，学校已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

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

人。”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

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

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

一下说：“这个，你放心。”这样，我就借

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

学。有时遇到困难，放一放，跳过去往前

学，再返回来又懂了，并把课本上的练习都

做了。这年暑假两个月都在家自学。1956年

的暑天干旱炎热，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

车水抗旱，我不去。爷爷骂道：“人家一

个儿子都去抗旱，你们两个儿子，都这么

大，还不去帮帮忙，看你父母都累成猴子精

了。”我顶他：“你的父亲和你不是年年抗

旱吗？怎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看书，

我决不跟你们一样！”爷爷没办法，说：

“懒东西，没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爷爷说

得对，父母可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

自学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学

习，抓紧时间记，抓紧时间领会，抓紧时间

做练习。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

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